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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会

雅 玩

种植之乐
陈丹燕

    八年前，我被朋友带进了多
肉种植大棚，从此就在种植多肉
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多肉植物之所以能被大众喜
爱，相信只要看过它的人都会明
了，它们的外形呆萌乖巧、叶片
肥厚，它们的名字可爱软萌、形
象生动，它们的种类繁多、品种
丰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很强的
适应性，易于繁殖，平时只要多
晒太阳，偶尔浇水，不需要太费
心照料，大多可以存活，实为繁
忙上班族投身家庭园艺的最佳选
择。虽然中国并非世界上多肉植
物最多的国家，但其实也很常
见，只是我们以前都会用“宝石
花”来统称，现在一些上了年纪
的亲戚朋友看到我种的多肉，都
会来一句“这不就是宝石花嘛。”

每每这个时候，我都会给他们
介绍一下多肉并不只有“宝石
花”，但看到他们越听越不解
的表情，行吧，那就是“宝石
花”吧，至少他们看到这些花
会觉得好看，我也就觉得高兴
了。

看着春秋两季里它们越变
越美，既释放
工作压力放松
了身心，又体
会着付出得到
收获的喜悦。
种植多肉多年来，我也渐渐有
了些人生感悟，多肉是植物，
想要养好它必定需要花费时
间精力，施基肥、多日晒、
勤捉虫、修枝杈，那样多肉
们才能向日而生朝气蓬勃。

养花种草都离不开基肥，
它是花草汲取营养的根本，也

是花草茁壮成长的前提，正所
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既
如同一个人做人的根基；又如同
我们在基层工作，只有把根扎实
了，方能行稳致远。
多肉喜欢晒太阳，但也需要

浇水，一周一次干透浇透，浇水
前要用手摸摸盆土的干湿情况，

如果仍湿润则
可以多待几日
再浇水，用心
浇水还要坚持
浇水，付出了

耐心和爱心，多肉小可爱们也就
会以茁壮的成长回报我们的辛勤
付出。
多肉易生蚧壳虫、会黑腐也

会长花箭，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小
可爱们的生长甚至导致死亡。养
肉多年，我已经从最开始看到虫
就起鸡皮疙瘩直发怵，到现在一

抓一个准灭虫不含糊，感觉自己
变勇敢，心性也变坚定了。
种植多肉可以单养，也可以

拼盘。单养容易养好，拼盘大气
好看，但如果想要拼出一盆完美
的多肉却需要花费一番功夫。拼
盘需要考虑多肉的科属和习性，
一旦将不同科属喜晒多肉和喜凉
多肉养在一起，往往结果就比较
难看了。
多年种植多肉，我将许多朋

友拉进了养肉大军，也送了许多
给身边的朋友，我喜欢与朋友一
同分享养肉的快乐，赠人玫瑰手
留余香，快乐在无形中放大了，
生活和工作压力被释放了，自己
如同重新充满了电，元气满满迎
接每一天。

郑辛遥

   点赞快递小哥———递物有
价， 递情无价。

妈妈， 您放心
    周五晚 8时许，
刚准备看热播的电
视连续剧 《跨过鸭
绿江》，不放心给老
妈打电话，问她身
体怎样？她声音微弱地
说：“不好，想喝水，但
爬不起来。”我放下手机，
拿起自己的保温杯迅即赶
往疗养院。进门扶起老
妈，给她喝了一大口水。
她缓过劲来，吃力地说：
“看来我不行了，我走后
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还有不要忘了给我交党费。”
我安慰她说：“老妈，你不
会走的，你只是喉咙被感
染，先吃些抗菌药，等
星期一送你去住院。”
妈妈住院后，我与哥

来到医院探望她，她话特
别多，又嘱咐哥帮她交党
费，哥一口允诺。回家途
中，哥说：“到这个时候
了还惦念着交党费，那才是
真正的初心。”
坐在重症监护室，想

起母亲艰难坎坷的一生，
禁不住泪如泉涌。外公是
山东长清县鲁西南八路军
扩 军 办 主 任 ，
1940 年夏夜悄悄
回家办急事，因
汉奸出卖，不幸
被日本鬼子抓获，
鬼子将外公吊起
来鞭刑，他坚决不吐露部
队驻地，当夜被鬼子枪杀。
29岁的外婆得知噩耗后，
顾不及悲伤，蹒跚地迈着小
脚，抱着一岁大的阿姨，携
8岁的舅舅和 7岁的妈妈逃
亡他乡，沿路乞讨。
一年多后闻听家乡的

鬼子撤走了，外婆才回到
故里。外婆送舅舅和妈妈
进了八路军子弟学校读
书。1945 年春，外婆又
送 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
路军。母亲读书毕业后，
当了小学教员，并入了
党。1950 年进了中国人
民银行，1953 年调入中
国银行上海分行，后随我
父亲调入化工厂办公室。
1958 年因给单位领导提

意见受到了打击报复，党
籍问题悬而未决，调入树
脂厂从事化验工作。

从此，母亲心情郁
闷，但她坚信自己是冤枉
的，用自己的积极表现来
争取组织的信任，1960

年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
者。1980 年，母亲朝思
暮想的党籍问题终于得以
恢复，从此，她犹如大病
初愈，重获新生。母亲调
入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后，
雍书记找她谈话，准备提
拔她，母亲却为难地说：
“儿子还在安徽乡下，想提
前退休让儿子顶替。”雍书
记非常理解母亲的心愿，
同意大儿子顶替，并留用
母亲继续工作。

1981 年，我复员回
到上海，母亲得知我入
党，欣喜不已。她退休
后，积极参加居委党组织
活动，以志愿者的身份做

了许多琐事杂事。
我结婚后，回家探望
父母，她经常取出照
相册、毛巾和笔记本
之类的东西给我，说
是居委会评上先进

党员发的。
2019 年，母亲听说

从小带大的孙子也入了党，
欣喜地说：“看着他长大，
也入党了，有出息。让他
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
要与大家处好关系。”

母亲住进养老院后，
每次都委托姐姐替她交党
费，户口迁到哥哥住处
后，又不断提醒哥及时交
党费。母亲还向我要党
徽。每次去探望老妈，她
总是问我党徽带来了吗？
我说：“你现在主要是养
好身体，已经八十多岁
了，不要对自己要求太
高。”在母亲的多次催促
下，我还是把党徽给母亲
送去，母亲可高兴了，小

心放好。它就像失
而复得的宝贝。

母亲还是撒手
西去。告别仪式上，
我们为母亲盖上党

旗送她老人家上路。
我去医院探望 93 岁

高龄的父亲，见他穿的蓝
白条病号服上别着党徽，
母亲突然故去后，我似乎
一下子理解了他们这代人
对党的真挚情感。外公上
世纪 30 年代入党，为国
捐躯；舅舅 13 岁参加八
路军，15岁入党；父亲 1

3岁参加抗日，17岁入党；
母亲 17 岁入党，他们都
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冒着
生命危险加入共产党。他
们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了一
生。他们也为自己的信
仰充实着幸福着。

李 动

双桥会
成向阳

     冬初，与友人夫妇
去湖州南浔古镇，住到了
俞女士的浔居河畔民宿。
办理住宿时，俞女士随房
卡给了第二天用的早餐饭
票，我一看票面上写着
“双桥面馆”。南浔是有名
的江南水镇，来时一眼看
去，南北东西一座接一座的
石桥跨在市河上，一时间，
也不清楚明早要去用餐的
“双桥”究竟是在哪里。

揣着这个疑问出门去
找，走了几步，风景迷
人，我又太过贪玩，也就
把寻觅“双桥”的念头给
忘了。到了傍晚，古镇上
灯，友人夫妇先回民宿歇
息，约好过一会儿一起外出
找个地方用晚餐，我才猛然
又想起“双桥面馆”来，于
是自告奋勇独自去寻。
直直走出了微信里的

6400步，一抬头，天上月
儿弯弯照着满是灯影的一
条河，再扭头一看，河边
店牌上正是“双桥面馆”。
大喜，赶紧钻进去一

看，小小一个面馆，临街
窗内是烟火正旺的灶台，
里面摆着六张洁净的条
桌，两三个客人正在埋头
吃饭。我找张桌子坐下，
点了白斩鸡、炖河鱼、炒
冬笋等四五样菜。然后赶
紧给友人发地址，让马上
过来，吃饭。
面馆里却无白酒。我

按照老板娘指示，出门去
旁边的“大宋御酒坊”沽
酒，却也只有米酒。不得
已，只好买了桂花酿回
来，与早已坐好的友人夫
人举杯对饮起来。大口喝
酒，大块吃鱼，桂花酿很
快就让脑子热乎起来，一

时就不顾身在异乡，大声
说起太原话，讲了一番多
年前南下豪饮米酒的往事。

这时，身后忽然稳稳
递过来一句：“三位，是
太原人吧？”我大惊，扭
头一看，问话的正是对过
一张条桌上坐的那位儒雅
大哥。他从桌上一个自带
的黑色保温杯里往外倒着
白酒，自斟自饮。此时我
一看，大哥正带着满脸好
奇望着我们。我就赶忙站
起，说：“是啊，我们正
是太原人。”

大哥好像已经知道答
案一般，说：“听说话，
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太原

人，其实，我也是啊！”
我与友人夫妇对视一眼，
都十分惊讶。大哥见状，
说：“我呀，现在其实算
上海人了，在上海也二十
多年了，但我在太原可是
生活了三十多年啊。十三
冶你们知道吗？那就是我
以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
你们看，我的身份证。”
我端着酒杯过去一看，大
哥掏出来的身份证上的前
几位，果然与我们的一
样，都是 1401。

我们就一起给大哥敬
酒。大哥说，酒可要喝我
的。我虽然人不在山西
了，但我每次出门，都要
自带山西酒来喝。来来
来，我们一起喝汾酒。于
是，他把大保温杯里的汾
酒，一一分给了我们。

正要举杯畅饮，面馆

一角吃着面的一个瘦高的
中年男人忽然鼓掌叫起好
来———“哎呀呀，真不容
易，这个场面，我也要一
起喝一杯呢。”于是也高高
举起他的酒杯来。我问：
“哥，你也山西人？”他说：
“不不不，我四川的啊！”

端着菜过来的老板娘
说：“可真有意思！我这
面馆，在桥头开三十多年
啦。上海人来得多啦，可
是，上海来的和山西、四
川来的一起喝酒，这还是
第一次呢！”
我说老板娘，我们是

老乡啊，我们都一起来干一
杯吧，我们再一起合个影吧！
可是面馆里太窄，放

不下并排站的几个人。于
是跑到门外，河边月下桥
头，四个太原人一个上海
人一个四川人一个南浔
人，又严肃又嘻哈，一起
拍了张其实看不太清楚面
孔的旅途合影。
翌日一早，我去面馆

用早餐，染着一头黄发的
老板娘却没有来。我吃了
面，出门过桥，这回终于
认清了，双桥啊，一个是
通利桥，一个是蒋家桥。
又想起昨晚相扶出门时，
上海大哥在通利桥头说：
“我就住河的这边儿。”我
指指对面，说：“哥，我
住那边儿。”于是带着酒
意，挥手各自分散。

孔
雀
与
孔
雀
服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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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史上最受关注的一件衣服，当数贾宝玉冬
天穿的雀金裘，据说是俄罗斯工匠用孔雀毛和金箔捻线
织成，有杜撰的成分，但也折射了清朝的中俄贸易。

雀金裘是一件皮草，里子是“乌云豹”做的，即
沙狐颈部毛皮，上有黑灰色的鸭蛋形、圆形斑纹。乾
隆年间，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进口大量沙狐皮后，国
内对乌云豹的衡量标准也水涨船高。典当行业的鉴定
指南，最能体现当时的物资与消费。乾隆、道光年
间，只承认西口出产的西沙狐下颏为乌云豹。此后，
俄罗斯因为滥捕，毛皮出口逐渐萎缩。到了晚清的
《玉器皮货谱》里，对狐狸品种、产地已没有任何要
求，只要镶拼起来花纹合格就行。

俄罗斯的金线和金丝缎，亦是清朝皇室采办的商
品。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的小镇托尔若克，以绣金
天鹅绒和皮具著称。当地的传统工艺很特别：并不直
接用金丝刺绣，而是用丝线以垂直的角度把金丝固定
到面料上。《红楼梦》里补孔雀裘用了“界线”法，
需要分出经纬，界出地子，再按纹路来回织补，选择
这种纵横交错的针法，不知是否受到俄
国绣工的影响。

大都会博物馆有一件孔雀线织的清
朝吉服，褐色中带有若隐若现的绿光，是低
调的华丽，所谓“懂的入”。孔雀金线听来高
大上，细想很鸡肋：金线适合搭配纯粹的
颜色，有了反差，方显贵气。光泽多变
的翠羽撞上金色，反而两者都黯淡了。

中式审美讲究藏拙，西方则更外
露，并不出产羽毛捻线。所谓的西洋羽
纱、羽缎，属丝毛混纺品，不含羽毛。
有的以丝和绵羊毛绞线为经，以山羊毛
线作纬，有些经过特殊处理及延压，格
外顺滑、光亮，国人由此联想起羽毛织物，赋予它们
这个梦幻的名字，连刑部尚书王士禛也信以为真。随
着广东、福建开始复刻，这层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

欧洲人素来钟爱孔雀，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
里，已经出现了详细描述。这种鸟儿引发关注，除了
颜值高，还有令人神往的氛围美。古罗马的埃里亚努
斯声称，孔雀在家乡印度，漫步在皇家花园的灌木丛
间，树木常青，打理得赏心悦目。从古罗马到拜占
庭，“花间孔雀”的马赛克装饰频频出现，没有“凤
穿牡丹”富贵，却是可以触及的幸福。如同大观园，
欧洲的富家庭院、园林画作中，也少
不了它的倩影。小时候读奥诺依夫人
的童话，与世隔绝的公主听说有人会
吃这样俊美的鸟儿，发誓要嫁给孔雀
国王，并禁止吃孔雀，这倒有点像亚
历山大大帝。

孔雀作为宴会硬核菜，已有两千年历史。18世
纪的一本英国家用食谱里有煮孔雀和孔雀派的做法，
要用到牛板油、培根、牛脊髓、胡椒、肉豆蔻、丁
香、藏红花等，看来肉质干柴，风味不佳，另一方面
也是孔雀价昂，消费者特别讲究，舍得用料。彼得·克
莱兹有一幅《孔雀派静物图》，画上有各种异域香料，
精雕细琢的派皮上，竟然安插着绿孔雀的头、颈和羽
毛，鸟喙还叼着一朵玫瑰。

童话里的公主嫁给了穿孔雀服的国王，但现实生
活中，孔雀毛却只是西方服饰的点睛之笔，止步于头
盔、发饰、扇子中，比如安格尔的《大宫女》和鲁不
鲁乞描述的蒙古贵妇的固姑冠，直到 1824年夏威夷
王室访问英国，王后的头巾和斗篷贴满羽毛，这才让
“百鸟服”成为时尚。孔雀裙和披风还成了舞台剧、
史诗片中绝代妖姬的装备，比如 1917年的《埃及艳
后》，孔雀服衬得女王自信而魅惑，黑白默片难掩其
风采。海蒂·拉玛出演大利拉时的礼服，还动用了导
演德米尔自家的孔雀，成为戏服史上的佳话。

谁寄锦书
刘笑冰

    几缕金风拂面，一点明月窥人，李清照一定是想
起了和夫婿赌书泼茶，自己的得意调皮；想起了伉俪
相对，研摩展玩金石古画时的默契和享受。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独坐西楼，她在猜，南回的大雁可捎来
《醉花阴》夫婿的和作？

那时的花朝日、秋月夜，细心挑开一纸素笺，捧
着犹带墨香的字，摩之不足，读之不够，藏于妆台枕
畔，反复品读，那因了长久等待而得到的情书家信，
真抵得过万金了。鱼传尺素、雁寄鸿书，是古人充满
诗意的臆想。那时慢，给亲
朋好友捎封信，马儿跑舟儿
摇，书信到时去日迢，多希
望鱼儿代传、鸿雁代寄啊！
后来绿衣使者送情达意

的速度真的堪比游鱼飞雁了。离妇思夫，不再焦心
“过尽千帆皆不是”，不用再作“终日望君君不至”的
归期猜测。再后来有了电话和手机，现在又有了微
信。那是真正的云中锦书，云速度，秒送达！春花秋
月的闲情、异域风光的涉猎———微友的动态可同步掌
握。即便“人生不相见”，也没有了和发小见面，
“儿女忽成行”的疑幻疑真———不但不再好奇发小长
什么样了，连发小儿孙的憨态都一目了然，可那种心
灵受巨大冲击的悸动惊喜再也体验不到了。
木心说从前慢时，特拈出邮件来证明。从前的邮

件慢，现在的信息快，我有时却想，宁愿不要手机微
信吧。我想重温那邮件慢的美好。


